
西周时期中低阶层中的贤者和
相关人员的向上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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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进锋

　 　 摘　 要：西周时期的社会阶层可以分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其中士阶层中身份较低的成员和士以
下的社会阶层构成了中低阶层。虽然西周时期实行世卿世禄制度，但是统治者的尚贤意识和任贤行为仍然为

中低阶层里贤者的向上流动提供了空间。他们可以通过他人推荐、学校教育、在射礼中的突出表现、建立军

功、自我推荐来实现向上流动。西周时期中低阶层中贤者之外也有一些相关人员能实现向上流动，他们的流

动途径有忠实地执行王命、与贵族联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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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于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属于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中不仅有他，还有其他一些“享有同等

或类似的社会资源”①的人。社会阶层具有稳固性，一个社会阶层人员所享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往往

只能由该“社会阶层成员获得和占有，其他社会阶层的成员即使再有能力也没有机会进入”②。社会阶层

还具有传承性，一个阶层中成员的后代往往也属于这个阶层。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

不同，逐渐导致社会阶层之间差别的产生。不同社会阶层人员的地位有高低之别，占有的社会资源有多

寡之分。

但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可以相互流动的。社会阶层的流动可分为：第一类，

水平流动，即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从一个社会位置移到另一个同等的位置。第二类，垂直流动，即一个人

或一个群体从一个社会位置移到另一个高低不同的位置上，其中又包含：向上流动，即社会地位上升；向

下流动，即社会地位下降。社会阶层的流动有时是在代内实现的，即一个人在一辈子中社会地位有所改

变；有时则是在代间实现的，即上下两代之间，社会阶层有高低的变化。本文主要讨论向上流动。

西周时期已经有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对于西周时期社会阶层流动的研究，之前的学者较多关

注贵族入仕③和官员升迁④等问题。然而，很少有研究者关注西周中低阶层人士的向上流动问题。有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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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于 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内部宣读此文，同仁牟发松、章义和、黄爱梅、李磊诸位先生提出
了不少有益的建议。我还以此文参加了 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在西南大学召开的“商周青铜器与先秦史研究青年论坛”，会议组织者和讨论小组
成员给予了诸多鼓励。投稿给本刊后，又蒙匿名评审专家写出详细而又中肯的评审意见。这些都为该文的修改完善指明了方向，谨志

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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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本文专门以此作为研究对象。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　 西周时期的社会阶层与尚贤

关于西周时期的社会阶层，《左传·桓公二年》记载：“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

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左传·襄公十四年》又记载：“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

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杜预注：“养马曰圉，

养牛曰牧。”春秋时期楚国的无宇也曾谈到西周时期的社会等级，他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

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左传·昭公七年》）可见西周时期的社会阶层划分为天子、诸侯、卿、大

夫、士和庶人、工、商等。

西周时期“士”的范围比较广泛。《尚书·多士》中“多士”的“士”是指亡国后的殷商旧贵族①，《尚

书·大诰》“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的“士”指官员，《尚书·顾命》“则亦有熊罴之士，不

二心之臣，保.王家”之“士”指甲士，《诗经·召南·野有死》“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之“士”指一般的
平民。如此广泛的内涵，一定有地位高的，有地位低的。所以，对于西周时期社会上层和中低阶层的划

分可以“士”作为分水岭。其中，天子、诸侯、卿、大夫和身份较高的士属于上层人士；身份较低的士和其

后的社会阶层属于我们所界定的中低阶层人士。

《说文·贝部》：“贤，多才也”。《淮南子·修务》：“周室以后，无六子之贤，而皆修其业，当世之人，

无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贤之道者何？”高诱注：“贤，才也”。《梁传·文公六年》：“使仁者佐贤者，不使

贤者佐仁者”，范宁注：“贤者，多才也”。本文所讲的“贤者”是指有才之人；“尚贤意识”就是尊重、崇

尚、任用有才之人的思想意识；“任贤行为”就是任用有才之人的实际行为。

西周时期实行官位世袭制度，一些官职由贵族家族世代相袭，如虢季氏家族世代为“师”、微氏家族

世代为“史”②；师虎簋铭文中，师虎被提拔，继承父祖的职位③；甚至一些商朝旧官入周后，仍然能世代担

任官职，如商周时期的臣辰家族世代担任史官④。与此同时，一些重要的社会资源也由贵族把持。这些

因素都给中低阶层人士的向上流动制造了阻力。

那么，西周时期中低阶层中的人士就没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吗？当然不是。

周王朝建立后，统治者在总结夏、商两族发展的经验和覆亡的教训时，充分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

周公认为夏朝的灭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弗作往任”⑤（不任用老成持重的旧人）。他们提出商王朝在

前中期的发展，与不同时期杰出人物的辅佐是分不开的，“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

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
丁，时则有若甘盘。”（《尚书·君》）周的统治者认为商汤任用“三宅三俊”的人才，所以商王朝“其在

商邑，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尚书·立政》）然而，到了商代末年，商纣“惟羞刑暴德之人，

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⑥。以致“智藏?在”（《尚书·召诰》），于是“帝钦罚之，乃

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尚书·立政》）。

周人认为周族在文王、武王时期的发展壮大有人才的贡献。“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

周之祯。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诗经·大雅·文王》），很多的卓越之士，出现在周王国内，这些人成为

周王国的栋梁，文王依赖他们才使国家得以安宁。周公指出文王时“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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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的辅佐，才能“德降于国人”；周武王时期有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四人昭

武王”，才能“咸刘厥敌”（《尚书·君》）殷商遗臣箕子也曾向周武王建议要使“有能有为”之人“羞其

行”，这样自然会“邦其昌”（《尚书·洪范》）。

可见，在西周统治者的思想中已经有着很强烈的尚贤意识。正是在这样的意识下，周代的统治者给

自己定下了“任贤”的要求。他们希望自己能“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让后人于丕时”（《尚书·君》），

即谨慎自己的德行，提拔国内杰出的人才，以辅助周朝后来的执政者达到完美的境界。周公在诰命中希

望后继的周王“克用常人”（《尚书·立政》）、“勿以辸人，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尚书·立政》）。

西周时期不同阶段的统治者还有任贤的切实行为。早在周文王时期，为了网络人才，他就能“礼下

贤者”，甚至“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因此各方贤能之士“多归之”（《史记·周本纪》）。文王还任用“克俊

有德”（《尚书·立政》）之人。周文王和周武王都能“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长

伯”（《尚书·立政》）。文王和武王都好用“明德”之人，所以“庶邦享作，兄弟方来”（《尚书·梓材》）。

周公模仿商初任用夏朝官员的先例，任用了一些殷遗民中的有德之人（《尚书·多士》）；周公甚至“一沐

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恐失天下之贤人”（《史记·鲁周公世家》）。西周

末年的宣王时期，继续“进用贤良”，任用樊仲山父、尹吉父、程伯林父、虢文公、申伯、韩侯显父、南仲、方

叔、仍叔、邵穆公、张仲“为卿佐”（《太平御览》卷八五引《帝王世纪》）。

西周时期任贤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很多卿士不是周王的直系亲属，而是贤能的远亲或异姓有才之

臣，如王国维所云：

然尊尊、亲亲、贤贤，此三者治天下之通义也。周人以尊尊、亲亲二义，上治祖祢，下治子孙，旁

治昆弟，而以贤贤之义治官。故天子、诸侯世，而天子、诸侯之卿、大夫、士皆不世。盖天子诸侯者，

有土之君也。有土之君，不传子不立嫡，则无以弥天下之争。卿、大夫、士者，图事之臣也，不任贤，

无以治天下之事。以事实证之，周初三公，惟周公为武王母弟，召公则疏远之族兄弟，而太公又异姓

也。成、康之际，其六卿为召公、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而召、毕、毛三公又以卿兼三公，周公、

太公之子不与焉。王朝如是，侯国亦然。①

西周时期任贤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在世卿世禄制度下，世袭权力往往只是承认贵族有继承父祖职

位的资格，并不是担任职位的绝对权利②。贵族最终能否继承父祖的职位，或者说能否继承父祖的全部

权力，还是要看他们实际的才干。周恭王时期的师/鼎③铭文正反映了这样的事实：
唯王八祀正月辰在丁卯。王曰：“师%！汝克&（尽）乃身，臣朕皇考穆王，用乃孔德，'屯乃用

心，引正乃辟安德，惠余小子肇紅（淑）先王德。赐汝玄衮、(纯、赤?、朱)、銮?、大师金雁（膺）、
*勒，用型乃圣祖、考+明，,辟前王，事余一人。”%拜稽首，休伯大师-（转④）.（任⑤）%臣皇辟。
天子亦弗忘公上父/（甫）德，%蔑，伯大师不自作。小子夙夕0（溥）由先祖烈德，用臣皇辟。伯
亦克款由先祖1（蛊），孙子一.皇辟懿德，用保王身。%敢矨王，俾天子万年； （范围⑥）伯大

师武，臣保天子，用厥烈祖介德。%敢对王休，用绥作公上父尊，于朕考郭（虢）季易父2宗。（《集
成》⑦２８３０）
从铭文可以看出，师/对周王的赏赐感到非常荣耀，这可能是周恭王任命他担任其祖、父曾经担任

的职务的缘故，这从“用型乃圣祖、考0明，1辟前王，事余一人。”一句可以推知。西周时期一些贵族被
任命续任家族职位时，常常被赏赐一些物品，如豆闭在被任命继承祖、父的官职时，被周王赏赐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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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雍?、銮?”（豆闭簋，《铭文选》①２２９，西周中期）；申在继承祖、父职务时，被周王赏赐了“赤?、萦
黄、銮?”（申簋盖，《铭文选》２３１，西周中期）。师/受赐的物品与他们相似，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师/被
任命继任祖、父的职位。从铭文前段可以看出，师/能继承父祖职位，与自身的贤德（“用乃孔德”）与功
劳（“惠余小子肇淑先王德”）是密切相关的。

西周时期任贤的又一表现是，贵族兄弟在继承父祖职位时，政府会根据各自的实际才干分配不同的

职务。西周早期的士上史寅卣铭文记载：

唯王大龠（馤）于宗周，3（出）45京年，在五月既望辛酉。王令士上6史寅殷于成周，7百生
（姓）豚，6赏卣鬯、贝。用作父癸宝尊彝。臣辰。8。佚。（《集成》５４２１、５４２２）

士上、史寅是兄弟，都来自臣辰家族，这个家族在商周两朝世代任史官②。他们在继承家族官职时，担任

的具体职务并不相同，上担任士，寅担任史。二者职务的差别，应是西周政府出于二者实际才干差别的

考虑。相似的情况也见于3、卫兄弟，铜器铭文中有如下内容：
唯十又一月既望丁亥，王格于康太室。9曰：朕皇尹周师佑告9于王，王又赐9佩、缁?、朱亢。

曰：“用事。”9拜稽首，对扬王休。用作朕文考甲公宝尊簋，其日夙夕用厥芁香享祀于厥百神，孙孙
子子其万年永宝，用兹王休，其日引勿替。（9簋，西周中期）③

唯八月既生霸庚寅，王格于康太室。卫曰：朕皇尹仲侃父佑告卫于王，王赐卫佩、缁?、朱亢、金

车、金 。曰：“用事。”卫拜稽首，对扬王休。卫用肇作朕文考甲公宝:彝，其日夙夕用厥馨香享祀
于厥百神。（卫簋，西周中期）④

从3簋与卫簋的器形、书体、称谓看，3与卫是同胞兄弟。他们作器，都提到了父亲“甲公”，可能是因为
他们的受赏与他有关。从赏赐的内容看，3与卫担任的职务不同，而且归不同的佑者管理。他们职务的
差别应当与他们的才干有别有关。

西周时期统治者尚贤的思想意识和任贤的切实行为，为贤能的中低阶层人士向上流动提供了空间。

从相关材料来看，西周政府确实任用了一些来自中低阶层的人士。周人说：“凡周之士，不显亦世”（《诗

经·大雅·文王》）。郑笺云：“凡周之士，谓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重其功也。”意思为只要

是有光明之德的周士，也可以享受世禄。那么，这当中一定有来自中低阶层的贤能之士得到了重用。周

文王还重用很多出身寒微但富有才华之人，“举闳夭、泰颠于?罔之中”（《墨子·尚贤上》）。“太公行

年七十而屠牛于朝歌”，后被文王“举而为天子师”（郭店楚简《穷达以时》）。周武王灭商后，“封功臣、

谋士，……各以次受封”（《史记·周本纪》），在这样的政策下一定有出身中低阶层的功臣、谋士实现了

自身的向上流动。西周金文中的免更是出身中低阶层而被任职的典型代表，彝器铭文记载：

唯十又二月初吉，王在周，昧爽，王格于太庙，邢叔佑免，即命，王授作册尹书，俾册命免，曰：

“令汝疋周师司林，赐汝赤 ?，用事。”免对扬王休，用作尊簋，免其万年永宝用。（免簋，《集成》

４２４０，西周中期）
唯三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令免作司土，司奠还林，6虞、6牧。赐织衣、銮。对扬王休，用作

旅;彝，免其万年永宝用。（免，《集成》４６２６，西周中期）
唯六月初吉，王在奠（郑）。丁亥，王格太庙，邢叔佑免，王蔑免，令史懋赐免<?、=黄，作司

工。对扬王休，用作尊彝，免其万年永宝用。（免卣，《集成》５４１８，西周中期）
以上三篇铭文中的“免”是同一个人。免受赏赐的赤 ?、织衣等都为士一级的命服⑤，可见他出身并不

高。从各器铭文来看，均没有提到免是继承父祖的职位，也没有提到免为父祖作器，免应当是依赖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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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才干而被任用的。综合来看，周王任用了出身不高但富有才华的免担任司土、司工。

二　 西周时期中低阶层里的贤者对向上流动的态度

对于向上流动，西周中下阶层里为数不多的贤者中也有人持一种抵触或无所谓的态度。《韩非

子·外储说右上》记载如下一则故事：

太公望东封于齐，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华士。昆弟二人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

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

太公望东封齐的时间是在西周初年。齐国的狂、华士兄弟二人打算耕作而食，掘井而饮，过自给自足

的生活，可见他们的身份并不高，然而，他们具备仕于君的实际能力，无疑很有才华。他们对新建的齐国

政府采取一种对抗的态度，不仕于齐，实际上拒绝了自身的向上流动。《诗经·陈风·衡门》是西周时

期陈国的一位士人所作，其内容如下：

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

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取妻，必齐之姜？

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取妻，必宋之子？

这位士人只能栖息于简陋的横门之下，只能以泌泉充饥，生活状态十分窘迫，社会身份应当不高，可能就

是来自中低阶层的人士。但是他能即兴咏唱出优美而又言志的诗歌，可见他很有才华。这位贤士安于

自己的生活状态，并没有改变的想法，应当对向上流动持排斥的态度。《诗经·小雅·白驹》记载：

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絷之维之，以永今朝。所谓伊人，于焉逍遥？

皎皎白驹，食我场藿。絷之维之，以永今夕。所谓伊人，于焉嘉客？

皎皎白驹，贲然来思。尔公尔侯，逸豫无期。慎尔优游，勉尔遁思。

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

《诗序》谓此诗“刺宣王也”，可见是一首反映西周晚期历史的诗。毛传：“藿犹苗也”。朱熹：“嘉客犹逍

遥也。……（尔公尔侯）则以尔为公以尔为侯”①。此诗所描述的主人翁是作者的朋友，他拥有白色马

驹，可能也是一位来自社会中层的人士。此诗是作者为挽留和劝诫这位要遁世隐逸的朋友而作。这位

主人翁能力可以做公侯，而且“其人如玉”，才能十分出众，但是他却心存“遁世”之心，整日“优游”不回

家，“逍遥”于外。很显然，这位贤者对向上流动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虽然少数贤者拒绝向上流动，但是，西周时期绝大多数中下阶层中的贤者还是积极追求向上流动

的。在更高阶层里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应当是促使他们追求向上流动的重要动力。

西周时期有一定社会身份的人就可以免除赋役的征发。根据后来的《礼记·王制》记载，被推荐到

司徒那里的乡学里的“选士”就可以免除乡里的服役征召，被推荐到大学里的“俊士”则可以免除国中的

服役征召。社会身份越高的人，享受的免除赋税的权利应当更大。

西周时期官员还有一定的俸禄。他们的俸禄“并不是由周天子或诸侯国君用钱财、谷物的形式颁

发，而是授予采邑，即按爵颁给一定数量的土地及土地上的劳动者”②。这个时期不同级别的官员有着

高低不等的俸禄。《礼记·王制》：“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官员都有爵位，并根据爵位的高

低享受相应的俸禄。《礼记·礼运》“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

孙”，即天子、诸侯、大夫可以通过对田、国、采中的民众征收赋役来赡养家族里的子孙。

西周不同社会阶层人员的俸禄来自他们的采邑。这些采邑的大小是不同的，《礼记·祭义》记载

“是故昔者天子为籍千亩，冕而朱4，躬秉耒；诸侯为籍百亩，冕而清4，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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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天子可以有千亩的籍田，诸侯有百亩。《周礼·地官·载师》将采邑分为家邑、小都、大都三等，郑

玄注：“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贾公彦疏：“天子大夫各

授采地二十五里，……天子之卿各授采地五十里，……三公及亲王子母弟各授百里”。《潜夫论·班禄》

记载了不同社会阶层所能享有采邑的规模，“天子三公，采视公侯，盖方百里。卿采视伯，方七十里。大

夫视子男，方五十里。元士视附庸，方三十里”。西周诸侯国里卿、大夫等爵位享受的俸禄也是不同的，

《国语·晋语》称：“大国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韦昭注：“五百人为旅，为田五百顷；百人为

卒，为田百顷。”社会身份越高，采邑就越大，俸禄也就越多。

关于西周时期不同等级人员的俸禄差别，最详细的记载见于《孟子·万章下》，其内容为：“大国地

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

代其耕也。次国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

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小国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

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

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西周时期各阶层的俸禄可

能并没有如此规整，但是级别状况当大致如是。西周时期越高社会阶层的人员的俸禄越高。中低阶层

人员的向上流动，无疑能获得较高的俸禄。这是西周中低阶层中的贤者追求向上流动的重要动力。

三　 中低阶层里的贤者向上流动的途径

西周时期中低阶层中的贤者通过哪些方式实现向上流动？根据相关的文献记载，大致有以下一些

途径：

第一，通过由下而上的推荐。

西周时期周王直接统治的地区，可分为“国”和“野”两大区域。二者又以“郊”为分界线，郊以内为

“国”，郊以外为“野”。“国”内有王城，王城以内称为“国中”，王城以外称为“郊”或“四郊”。周代在王

城以外、郊以内设立“六乡”。在郊以外、野以内设立“六遂”①。诸侯国的情况与周王国相似。西周时期

的中低阶层人士应当分布在国、野中的不同区域。根据他们所处的不同区域，“由下而上的推荐”模式

又可分为两类：

１． 由基层官员推荐。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管理，西周政府应该在国内的各乡设置了“乡大夫”官，他
们的主要职责是掌管本乡的政教和禁令。另外，他们还负责：

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

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周礼·地官·乡

大夫》）

西周统治者在野外的各遂设置了“遂大夫”官。这些官员负责所管理区域政令的推行，其中一项重

要职责就是辨别所管区域人民中的“可任者”，并让他们来掌管“政令、戒禁，听其治讼”。遂大夫们对所

治理区域里的人民每三年进行一次“大比”，并“帅其吏而兴筈”，即率领属吏举荐民众中德行优异、才能

卓越的人。遂大夫还根据治理区官吏的功劳，对他们进行“诛、赏、废、兴”（《周礼·地官·遂大夫》）。

所以，西周时期每个遂里的“寒士”，可以通过遂大夫的辨别、考比、推荐、废兴来实现向上流动。

２． 由贵族将其家臣向上推荐。很多位于“国中”的中低阶层人士，是在贵族之家任家臣。西周时期
贵族家里往往设有家臣，来协助他们处理家庭内的事务和治所内的事务②。这些家臣有的由贵族的同

族人担任，有的则由异族人担任③。这些人员的地位有高有低。然而，即使地位低下的家臣，只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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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有很好前程的。一些表现突出的人可以通过所侍奉贵族的推荐，进入更高层次的机构任职，从而实

现自身的向上流动。

西周中期的5是通过这一途径实现向上流动的典型代表。5的事迹主要见于以下几篇铭文：
>作宝鼎。（>鼎，《集成》１９６４，西周中期）
唯十又一月，师雍父省道，至于/，>从。其父蔑>，赐金。对扬其父休，用作宝鼎。（>鼎，

《集成》２７２１，西周中期）
唯六月，既死霸丙寅，师雍父戍在古师，?从。师雍父?使?事于/侯。侯蔑?，赐?金，用

作旅飌。（?飌，《集成》９４８，西周中期）
以上的5和6是同一个人。第一篇铭文大意为：5作了一件鼎。第二篇铭文大意为：在十一月，师雍父
省察了道路，来到7地，5跟从在后；师雍父的父亲奖励5，赏赐青铜；5感谢其父的赏赐，作了一件鼎。
5跟随师雍父省察道路，却受到师雍父的父亲的赏赐，以此看来5应当不是师雍父的下属或诸侯国的官
员，而是师雍父家的家臣。第三篇铭文大意为：在六月死霸丙寅这天，师雍父戍守在古地的军队，5跟
从；师雍父让5到7侯处任职服务①；7侯奖励5，赐给他青铜；5用其制作了一件飌。

这几篇铭文是5受到赏赐时所铸。他在铭末均没有提到自己的父祖，他的受赏应当并不依赖父祖
之荫，而是自身之功。他受到的赏赐物品并不多，只是青铜原料“金”，由此看来，5可能只是个出身不
高的人。5后来被师雍父推荐到7国国君7侯那里任职。从一个贵族之家到诸侯国国君处任职，出身
普通的5无疑实现了自身的向上流动，而这种升迁与师雍父的推荐又是分不开的。

西周早期有一个名叫献的人，其出身不是很清楚，但是他的升迁轨迹可作为这一流动途径的旁证。

献制作了一件簋，其上有铭文，内容为：

唯九月既望庚寅。楷伯于遘王，休亡尤。朕辟天子、楷伯令②厥臣献金、车。对朕辟休，作朕文

考光父乙。十世不忘献身在毕公家。受天子休。（献簋，《集成》４２０５，西周早期）
“楷”是国名，楷伯即楷国国君。这里的毕公就是西周时期的贵族毕公高③。可以看出，献曾经在毕公高

家任职服务，后来成为楷国国君的臣属。在这篇铭文中，因为辅助楷君觐见周王有功，同时受到周王和

楷君的赏赐。所以，献是从贵族毕公高家来到楷国任职的，他之所以“十世不忘身在毕公家”，可能正是

因为最初是由毕公将他举荐给楷君的。

可以看出，乡大夫、遂大夫和贵族在这一途径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么，乡大夫、遂大夫和贵族可

以不向上推荐贤能之人或仅推荐一些无能之人吗？不行。因为根据《礼记·射义》的记载，当时有“天

子之制”规定他们必须“岁献贡士于天子”。人员被推举上去后，还要进行检验，即“天子试之于射宫”。

在这过程中，周王会选出体态合乎礼节，节奏合乎音乐，射箭中的多的人参加祭祀；反之，则不能。而且

规定“数与于祭而君有庆；数不与于祭而君有让。数有庆而益地；数有让而削地”，即被举荐上来的人数

次参加祭祀，推举的人会有奖励；数次不能参加祭祀，推举的人会受到惩罚。在这种制度下，各级官员和

贵族也不敢隐匿贤能之人。另外，传世文献中还有如下的记载：

古者诸侯之于天子也，三年一贡士。……大国举三人，次国举二人，小国举一人。一适④谓之

攸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赐以车服弓矢，再赐以纒鬯，三赐以虎贲百

人。……有不贡士，谓之不率正者，天子绌之。一不适谓之过，再不适谓之敖；三不适谓之诬。诬

者，天子绌之，绌以爵；再绌，少绌以地；三绌，而爵地毕。（《尚书大传·虞夏传·皋陶谟》）

元朔元年冬十一月。……有司奏议曰：“古者，诸侯贡士，一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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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之有功，乃加九锡①；不贡士，一则黜爵，再则黜地，三而黜爵地毕矣②。”（《汉书·武帝纪》）

第二，根据礼书的记载，周代已经建立了从上到下不同级别的各类学校。这些学校会定期对其中的

学生进行选拔，下一级学校推选出优秀者到上一级学校学习。最后，政府会从最高级别的大学中选拔出

优秀的人员来担任官职。这种方式为西周时期中低阶层中的贤者向上流动提供了又一途径。根据《周

礼·地官·大司徒》，西周时期在地方上已经有基层行政单位的设置，分别为：５家为一比；２５家为一闾；
１００家为一族；５００ 家为一党；２ ５００ 家为一州；１２ ５００ 家为一乡。其中的一些基层行政单位里设立了学
校，《礼记·学记》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遂）有序，国有学。”郑玄注：“术，当为遂，声之误

也。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朝夕坐于门，门侧谓之塾。《周礼》：五百家为党，万二千五百家为

遂。党属于乡，遂在远郊之外。”孔颖达疏：

“家有塾”者，此明学之所在。《周礼》：百里之内，二十五家为闾，同共一巷，巷首有门，门边有

塾，谓民在家之时，朝夕出入，恒受教于塾，故云“家有塾”。《白虎通》云：“古之教民者，里皆有师，

里中之老有道德者为里右师，其次为左师，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艺、孝悌、仁义也。”“党有庠”者，党，

谓《周礼》五百家也。庠，学名也。于党中立学，教闾中所升者也。“术有序”者，术，遂也。《周礼》：

万二千五百家为遂。遂有序，亦学名。于遂中立学，教党学所升者也。“国有学”者，国，谓天子所

都及诸侯国中也。《周礼》天子立四代学，以教世子及群后之子，及乡中俊选所升之士也。而尊鲁，

亦立四代学。余诸侯于国，但立时王之学，故云“国有学”也。③

从郑玄注和孔颖达疏里可以看出几点信息：其一，塾建立在闾，塾里的教师由退休的官员和有道德的老

者担任。其二，庠、序分别建立在党和遂（也即乡）。其三，西周时期的天子和诸侯在自己所在的国都建

立了学。其四，上一级学校的学生升自下一级的学校。其五，天子和诸侯所立之学不仅招收“世子及群

后之子”，而且也招收来自社会中下层的“俊选所升之士”。这些学校“比年入学，中年考校”，（《礼记·

学记》）每年都会有学生入学，每隔一年对学生考评一次。④

西周时期的中下阶层里的人士进入基层学校学习并不是很困难，如陈贜《礼记集说》所言“古者家

有塾，党有庠，遂有序。故未尝有不入学者。八岁入小学，十五择其秀者入大学。不可教者归之于农”。

西周时期的学校中，有一定的机制能保证下级学校里的优秀者进入上一级的学校学习。《礼记·

王制》记载：

（司徒）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

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

汉代的何休说：

其有秀者移于乡学，乡学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国学，学于小学，诸侯岁贡小学之秀者于

天子，学于大学。⑤

周代大学为了选拔出“造士之秀者”，已建立了一定的程序。大学往往每隔一年对学生进行一次考

试，每次考察的内容不一样，其中“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

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礼记·学记》）。大乐正官将每个阶段都很优

秀的人员推荐给司马，这样“进士”就产生了。

最后，司马再评定每个进士的专长，由周王授予官职和爵禄，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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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公羊经传·宣公十五年》“什一行而颂声作矣。”何休解诂。



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

禄之。（《礼记·王制》）

司马再逐个考评每个进士的才能，将他们的专长报告给周王，并拿出论定结果来。结论确定之后委派官

职，胜任工作后，封予爵位，爵位确定后，再发放俸禄。有才华的“寒士”可以通过这种途径，一步步地努

力，从而实现自身的向上流动。

第三，中低阶层人士可以参加一系列的射礼，通过在射礼中的突出表现实现向上流动。

周人特别重视射礼，他们认为通过射礼中一系列环节的检验，可以观察一个人的德行，如《礼记·

射义》所言：

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

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

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

参加射礼的时候，天子、诸侯、卿大夫、士都以特定的诗乐为节拍。他们相信各自遵循着自己的节

奏，才“不失其事，则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则无暴乱之祸矣。功成则国安”（《礼记·射义》），从这个角

度讲，射礼与国家的安定都有一定的关系。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周代有时“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

夫、士”（《礼记·射义》）。

然而，这种看似不可思议的选拔方式，并不如字面反映的那样简单地实行，而是有一定的操作机制。

根据礼书的记载，天子在射宫之中，考验推荐上来的人，选出“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的人参

与祭祀，“数与于祭而君有庆；数不与于祭而君有让。数有庆而益地；数有让而削地”（《礼记·射义》）。

所以，经过选拔之后，数次参与天子祭祀的人，才能封为诸侯、卿、大夫、士。

另外，上文中，乡大夫向上推荐的贤能之人，实际也是通过射礼评选出来的。《周礼·地官·乡大

夫》记载：

（乡老、乡大夫）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

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

乡老与乡大夫回来后各在本乡与乡人举行射礼，以下列五点观察参加射礼的人，并征询大家的意见，从

而预选下届被荐举的人才。第一是射箭时是否志正体和，第二是射箭时进退周旋是否合乎礼仪，第三是

射箭的命中率如何，第四是射箭的节奏是否与音乐合拍，第五是看手持弓矢起舞的舞姿如何。这就是让

本乡人民推选出德行优异的人，使他们做人民的长官；让人民自己推举才能卓越的人，使他们在本乡任

职管理人民。可见，符合这五种标准的人方能被视为贤能之人。

第四，通过建立军功，在军队里一步步升迁，从而实现自身的向上流动。

当时军中的谋士和士兵可以通过建立军功而获得奖赏和升迁的机会。周武王在灭商战争取得胜利

之后，“封功臣谋士”；除了将一些重要的人员封为诸侯外，还对军中的其他人员“各以次受封”①。在这

过程中一定有出身中下阶层的士兵获得了赏赐和晋爵，他们的社会身份也会随之获得提升。

根据西周金文，当时的军队中确实有很多人因为战功或者贡献而得到赏赐。周武王灭商的军队中

有一位名叫利的人，他担任的是右史的官职。他在战争中应当有贡献，所以战争结束后，周武王：

赐右史利金。（利簋铭文，周武王时期，《集成》４１３１）
这是灭商战争中有功人员获得赏赐的明确证据。周公旦平定三监之乱后，对军中的有功人员也进行了

赏赐。周成王时期的小臣单觯铭文云：

王后@（圣）克商。在成A（师）。周公赐小臣单贝十朋。用作宝尊彝。（《集成》６５１２）
圣，陈梦家认为通假为“屈、拙、绌、黜”②。《尚书序》中有“既黜殷命”，《史记·周本纪》也有“既绌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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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王后绌克商，即第二次克商，指周公平定三监之乱的事件。此篇铭文中，小臣单应在平定战争中

有贡献，所以周公赏赐他十朋的贝。周成王时期的9方鼎铭文记载：
唯周公于征伐东夷、丰伯、薄姑，咸B。公归C于周庙。戊辰，饮秦饮。公赏D贝百朋，用作尊

鼎。（《集成》２７３９）
周公就是周公旦；东夷、丰伯、薄姑都是国名，为周公征伐的对象；咸:，全部平灭；公归;于周庙，周公归
祭于周庙以告成功①。此处的9参加了周公征伐东夷、丰伯、薄姑的战争，取得了胜利。9应是在战争
中立下了功劳，所以，战后周公赏赐他“贝百朋”。值得注意的是，9在器铭中并没有纪念父祖，应是因
为他的受赏完全有赖于自身的功劳而不是父祖的庇护。9可能是来自中低阶层的一位人物。当时这些
受赏赐的人员中，有些人的地位应当也随之得到了提升。

西周金文中的“师某”往往是军事职官。西周晚期的师兑在元年的时候受到周王的册命，让他：

疋师騄父司左右走马、五邑走马。（《集成》４２７５，元年师兑簋）
疋，《说文》：“足也。……或曰胥字”；朱骏声谓：“疋，假借为胥。”《方言》六：“胥，辅也。吴越曰胥。”从

西周金文中来看，走马是为王掌马的官员，如大鼎铭载：“王召走马<，令取骓=卅二匹赐大”（《集成》
２８０７、２８０８）。在周王廷任走马之职的人当来自周朝之外，“五邑走马”就应当来自于五邑。所以，师兑
在此担任的职务，主要是辅佐师騄父管理左右走马和来自五邑的走马。师兑担任的明显是军事职官。

然而，到了三年的时候，周王册命师兑：

令汝E司走马。（《集成》４３１８，三年师兑簋）
管理所有的走马，师兑的官职明显得到了提升。师兑官职提升的背后可能是他建立了战功。从此可以

看出，西周时期的军队中人员有因为军功而擢升的情况。

西周军队中的中低阶层人士可以通过战功而向上流动，也可以被金文中“虎臣”含义变迁的事例证

明。西周时期的虎臣最初是指士兵，师酉簋和询簋铭文记载：

王呼史墙册命师酉：“司乃祖啻（适）官邑人：虎臣；西门夷、F夷、秦夷、京夷；G身夷；新（薪）。”
（师酉簋，《集成》４２８９，西周中期）

王若曰：“询，……今余令汝啻（适）官司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门夷、秦夷、京夷、F夷；师舤侧（铡）
新（薪）；□华夷；G身夷； 人、成周走亚、戍、秦人、降人；服夷。”（询簋，《集成》４３２１，西周晚期）

两篇铭文中的邑人是来自邑里的人。它包括师酉簋铭文中的虎臣和西门夷、>夷、秦夷、京夷以及?身
夷，也包括询簋铭文中的虎臣、庸和西门夷、秦夷、京夷、>夷、师舤铡薪、□华夷、?身夷以及 人、成周

走亚、戍、秦人、降人和服夷。这里的虎臣与各类夷并列，应当是士兵。

虎臣后来意指官员，传世文献和铜器铭文有如下记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洮水。相被冕服，凭玉几。乃同召太保、芮伯、彤伯、毕

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尚书·顾命》）

王曰：“父H……命汝藉司公族，雩（与）参有司、小子、师氏、虎臣，雩（与）朕亵事。以乃族干吾
王身。”（毛公鼎，《集成》２８４１，西周晚期）

以上的虎臣均在周王国任职。材料一中，师氏、百尹、御事，均是官员。虎臣与他们并列，应当也是官员。

材料二中，虎臣与三有司、师氏、小子并列，也指官员。

西周时期的“虎臣”内涵从士兵变为官员，背后一定是当时有很多作为士兵的虎臣升任为官员的实

例。由军队进入政府的路径为寒士的向上流动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第五，直接向周王推荐自己。商末周初的太公望吕尚是功臣显贵的后代，然而到了他的时候，已经

沦落为一个普通的平民。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屠牛于朝歌，卖饮于孟津”（《史记·齐太公世家》

“索隐”引谯周的话），“负贩于朝歌”（《盐铁论·颂贤》）。实际上，吕尚很有才华，于是他精心准备并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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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了一次与当时周族首领西伯姬昌（也即周文王）的会面。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吕尚盖尝穷

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载与俱归，立为

师。”吕尚通过钓鱼的方式向西伯游说，可能为周族的发展壮大提出了很好的策略，西伯非常高兴，将其

带回，并任命其担任重要职位“师”。

四　 西周中下阶层里的相关人员向上流动的途径

西周时期能实现向上流动的人不见得都是贤人。这个时期，中低阶层里贤者以外能实现向上流动

的人，我们称之为“相关人员”。

西周时期中下阶层里的相关人员向上流动大致有以下一些途径：

其一，通过忠实地执行君王的政令。西周末年，周厉王暴虐，国人私下都在批评他。厉王知道后，非

常愤怒，于是“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语·周语上》）。这里的卫

巫，根据三国时期学者韦昭的解释，是卫国的巫官。卫巫，虽然是个官员，但与西周时期地位显赫的贵族

相比，职位并不高，只能算一个中层官员。但是，他在这里能监视批评周王的民众，还能掌握他们的生杀

大权，地位明显发生了变化，俨然成为了一位重臣。他之所能实现向上的流动，主要原因还是他能忠实

执行厉王“监谤”的命令。距离周初不远的商末有一定的用人制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西周时期的

情况。末代殷王纣曾经任用了很多来自四方的“多罪逋逃”，实际上是一些有罪逃亡之人。纣甚至让他

们担任“大夫、卿士”（《尚书·牧誓》）。实际上，这些罪人之所以被任用，应当与他们能忠实地听从、贯

彻商纣的政令有关。

其二，通过与贵族的婚姻。

西周时期一些中下层男士可以通过与贵族女子的婚姻实现自身的向上流动。《诗经·邶风·简

兮》记述道：

简兮简兮，方将万舞。日之方中，在前上处。

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

左手执龠，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锡爵。

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毛传：“简，大也。（万舞）以干羽为万舞。硕人，大德也。俣俣，容貌大也。龠，六孔。翟，翟羽也。”《诗

序》认为此诗“刺不贤也。卫之贤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然而，纵观本诗，几乎没有讽刺的意

味，反而有很多爱慕的意思。因而，程俊英、蒋见元认为这是一位卫国贵族女子观看宫廷中的万舞，对舞

师产生爱慕之情，从而作了此诗①。可以信从。《简兮》所描述的这位舞师要充当伶人，身份可能并不

高。但他威武无比，令观看的贵族女子不禁产生爱慕之情。可以想见西周时期贵族女子爱慕体格、相貌

出众的中下层男子的情况一定不少，这当中一定有些人与他们结成了婚姻。那么，这些中下层的男子也

实现了自身向上流动。

中下层人士不但包括男子，而且还有女性。西周时期很多出身下层的女子，可以通过婚姻实现自己

的向上流动。《诗经·豳风·七月》记载：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爱求柔桑。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关于此诗所反映的史事，《毛诗序》指出：“《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

王业之艰难”；宋代的朱熹说：“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莅阼，周公旦以冢宰摄政，乃述后稷公刘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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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诗一篇以戒成王，谓之豳风”①；清代的崔述以为：“读《七月》，如入桃源之中，衣冠古朴，天真烂漫，熙

熙乎太古也。然则此诗当为太王以前豳之旧诗，盖周公述之以戒成王，而后世因误为周公所作耳”②。

三家都主张该诗反映的是先周时期的历史。

毛传：“仓庚，离黄也。懿筐，深筐也。微行，墙下径也。……迟迟，舒缓也。蘩，白蒿也，所以生蚕。祁

祁，众多也。”毛传还认为这里的“公子”是豳公之子。诗中女子的家人要为冬日御寒的事担忧，自己还要背

着深筐去采桑，出身应当不高。但是，她最终嫁给了豳公之子，身份和地位当然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先周时期的女子如是，西周时期亦然。《国语·周语上》记录如下一则故事：

（周）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

三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不下众，王御不参一族。夫粲，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汝，而何德以堪

之？王犹不堪，况尔小丑乎！小丑备物，终必亡”。康公不献。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周本纪》时，还照录了这段文字。韦昭注：“康公，密国之君，姬姓也。……奔，不

由媒氏也。三女同姓也。”周恭王在泾水边游玩，密康公跟随着。这时有三名女子前来投奔密康公。这

三名女子能私奔，并最终私定终身，出身似乎并不高。密康公的母亲建议他把她们进献给周共王，理由

是像他这样的微小之辈，德不足以享用三位美女，如果不献，终究会灭亡。然而，密康公并没有听从，从

上下文看他还是收娶了这三名女子。此三女从私奔之人而成为密国国君的妻妾，无疑实现了自身的向

上流动。关于西周末年褒姒的身世，《史记·周本纪》记载：

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龙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

莫吉。卜请其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币而策告之，龙亡而在，椟而去之。夏亡，传此器殷。殷

亡，又传此器周。比三代，莫敢发之。至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流于庭，不可除。厉王使妇人裸而

噪之。化为玄鼋，以入王后宫。后宫之童妾既龀而遭之，既笄而孕，无夫而生子，惧而弃之。宣王

之时童女谣曰：“鳿弧箕服，实亡周国。”于是宣王闻之，有夫妇卖是器者，宣王使执而戮之。逃于

道，而见乡者后宫童妾所弃妖子出于路者，闻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妇遂亡，奔于褒。褒人有罪，请

入童妾所弃女子者于王以赎罪。弃女子出于褒，是为褒姒。当幽王三年，王之后宫见而爱之，生子

伯服，竟废申后及太子，以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

这段文字中的前半段有些神怪的色彩。但是从后半段记载来看，褒姒为普通宫女所生，婴孩阶段被一对

商贩夫妇抚养长大，她其实是一名下层人士。周幽王后来甚至废掉本来的王后申国国君之女，立褒姒为

王后，褒姒之子也被立为太子。可见，褒姒通过婚姻实现了自身的向上流动。

五　 结　 　 语

西周时期的社会阶层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其中，身份较低的士和其下的社会阶层属于中

低阶层。西周时期实行的官位世袭制度给中低阶层人士的向上流动制造了阻力，但是，统治者的尚贤意

识和任贤行为又为中低阶层人士的向上流动提供了可能。

西周时期中低阶层中极少数的贤者对向上流动持一种排斥的态度，然而，绝大多数贤者还是积极追

求向上流动的。在更高阶层里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是促使他们追求向上流动的重要动力。

根据记载，西周中低阶层中的贤者可以通过他人推荐、学校教育、在射礼中的突出表现、建立军功、

自我推荐实现向上流动。西周中低阶层中贤者之外也有一些相关人员能实现向上流动，他们流动的途

径有忠实地执行王命、与贵族联姻等。

（责任编辑　 孔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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